
A12华盛顿中文邮报
The Washington Chinese Post

大陆新闻2021年9月17日

“东北小清华”霸道查寝背后：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
“黑社会”式查寝背后的职教

困局
“以后看清我们六个人的脸，

我们来了，就是查寝……这是咱生
活女工部长张美玉……”当黑龙江
职业学院一段查寝视频在网上蹿
红后，和张美玉同属于该校工商管
理学院的毕业生刘洋对此并不陌
生。“这样严苛的查寝年年都有，我
入学那年也是这样，套路一模一
样。”刘洋说，“我们学校还好，有的
专科学校真的存在一些恶霸、小混
混，这样查寝就是为了镇住这些
人，这是有原因的。”

黑龙江职业学院（简称“龙职
院”）是该省省内办学规模最大的
综合性高职院校，号称在全国1200
多所高职院校中排名前50，被当地
民间戏称为“东北小清华”。学校
有两个校区，其中一校区位于高校
林立的市中心。与龙职院一街之
隔的，是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
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一本院
校，四五公里之外，就是黑龙江省
内在全国排名最高的学府——哈
尔滨工业大学。

但中国职业院校与本科人才
培养质量的距离却远没有那么
近。职业教育本身面临着中高考
分流后造成的生源的先天不足。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杜连森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职业教
育带有重管理、轻技能的特点，并
假设这样的管理模式又与生产现
场技能降级的用人需求相契合。
杜连森说，中国职业教育更多承担
生存教育的功能，本科以上教育被
视为拥有更多阶层跃迁可能性的
地位教育。中国职业教育的蜕变，
既需要教育内部提高质量，也需要
中国产业的升级。

高中式半军事化管理：
查寝、跑操、晚自习
在张美玉等人查寝的视频爆

火后，又一段该校工管学院男寝查
寝的音频曝光。音频中，查寝的大
二学长疾声喊着大一新生下床来
站好，学长一番自我介绍后，命令
新生叫“学长好”。张立几年前就
读于龙职院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制
造与自动化专业，当时也遭遇过类
似的查寝。

张立记得，入学第一天报到没
有课，包括他在内的寝室七个人去
外面聚餐，唯一剩下的同学住在上
铺，当晚被从床上叫下来 9次迎接
查寝。这样严格的查寝基本在大
一开学前两周。视频中张美玉等
人的查寝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张
立说，穿统一的西装查寝是学校要
求，为的是让新生信服，觉得学长
挺厉害。

在龙职院，查寝至少每天早晚
各一次，除了院学生会查，校学生
会也会查。查寝主要是检查寝室
卫生是否整洁，物品摆放是否合乎
规定。曾担任龙职院校长助理、教
务处处长，现任黑龙江农业工程职
业学院副院长的王晓典说，查寝更
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学生进行
养成教育，让学生养成守规矩的好
习惯。尤其对于高职毕业生来说，
企业用人首先看的是其基本素
养。同时，这也与高职人才服务生
产一线，相较研发创新，更应注重
产品规范、标准化生产的定位相契
合。

每次查寝，张立和室友都要靠
床边，分列两排站好。要保证桌椅
摆放整齐，桌面上不能有东西，垃
圾袋里不能有垃圾，被子叠成豆腐
块。在刘洋看来，这样的查寝充满
形式主义。

报考龙职院的方式有两种：高
考统招与学校的单独招生。过去
几年，龙职院在黑龙江的高考录取
分数线在 220分至280分。单招在
高考前两个月举行，学校自主命
题，考试相对简单。张立参加单招
时，试题难度仅相当于高一月考水
平。龙职校近来每年新生中，超过
60%的生源都来自省内的单招。

张立的父母是个体商户，为了
他高考后“别在家待着”，让他上了
这所专科学校。他的同学绝大多
数和他一样，来自普通家庭。根据
麦可思研究院《2012 中国高等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2009届至 2011届高职毕业生中，
来自贫困地区、西部地区、民族地
区的学生占比将近一半。

杜连森 2017年至 2018年在国
内东部发达地区某市一所五年一
贯制职业学校调研，代班一个数控
设备与维修专业班级的语文课。
班上29个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工
人家庭。全校更大范围的调研，学
生家长基本属于蓝领阶层。杜连
森说，关于这些家长给孩子报职校
的目的，家长们会公开宣称，希望
孩子有一技之长。但在私下里聊
天时会说，孩子在学校里能学就
学，最主要的是别出事。平安度过
这几年，将来到社会上找一份工
作。

龙职院的多位老师坦言，对于
学生，如果不严格管理，走出校门
可能会比入学时更差。刘洋一位
室友毕业后就因为打架进了“局
子”。龙职院的一位资深教师感
叹，某种程度上，学校有时像一个
大托儿所，对学生只能采取像高中
一样的管理模式。

跑早操是规训学生的另一种
方式。周一至周五每天早晨 6点，
龙职院的大一新生们都要开始跑
操。跑操要穿系服，各个学院系服
款式、颜色不同，跑操时还要喊自
己学院的口号。张立说，一年四
季，跑操几乎风雨无阻。冬天跑操
也要穿系服，系服很大，可以套在
棉衣、羽绒服外面。跑操后，学生
会体育部还要对跑操点评。如果
天气实在不好，就到教室里上早
课，但这样的情形极少，绝大多数
情况都要克服。即便上早课，“大
家基本上什么也不干，在教室坐
着”。

早上跑完操吃完早饭，学生们
要回寝室打扫卫生，等着查寝。8
点开始上课，下午5点左右下课，晚
上6点至8点上晚自习。除了生病
等特殊情况，晚自习不能请假，但
大一新生可以花二三十元找大二
学生代上晚自习。上课也可以找
人代替出勤、听课。上晚自习前的
第一件事要上交手机。在龙职院，
不少教室讲台一侧的墙壁上，都挂
着蓝色的手机收集袋，上面写着

“学习改变命运”。晚自习开始后，
学院学生会和校学生会来检查，先
数到勤人数，再查上交的手机数。
除非一些特殊活动，需要看视频，
手机会下发，看完后，再收上去。

刘洋说，在学校时，老师不会
留什么作业，留的作业也没有多少
人做。学生可以从图书馆借书或
拿其他资料带到晚自习上，但大部
分学生也不会看书，由于不能玩手
机也不许聊天，学生们只好干坐着。

李妍是学校工程造价专业的
一名毕业生。上学期间，她和上本
科的同学对比后发现，其实本科院
校更自由，职业院校管得更严，跑
操、查寝、强制性晚自习是职业院
校的常规操作。“除了学得不如高
中狠，很多时候和高中一样”。

职业院校中，学生会是学生管
理得以实现的一方重要力量。杜
连森说，职业院校的一大中心任务
就是学生管理。当学校把重心放
在管学生而不是教育和科研上，就
会让学生干部代替老师行使一定
的管理职能，对其他同学过分严
苛。刘洋说，他班上的同学，相较
于校学生会，更大程度上热衷于参
加院学生会和当班干部，因为可以
借此与学院辅导员搞好关系，以此
来换取一些利益。

被分流的学生和老师
在龙职院，逃课会受到严厉的

惩罚，只要缺勤几次，就会挂科，但
在课堂上，学生们也不会好好听
课。孙莉是龙职院一位英语教

师。在早上 8点的课堂上，她总能
看到因早起晨跑而犯困的学生在
课堂上躺倒一片。

张立记得，学校绝大部分课程
都是理论课，少部分是实操课。对
于前者，比如高等数学、实用英语
以及一些专业理论课如加工工艺
等，学生大都不会听，感觉没多大
用处。

杜连森在给那所五年一贯制
职业学院学生上课时，很多学生直
接躺在椅子上，一部分学生趴在桌
子上睡觉，认真听课的学生不到三
分之一。他和班上学生聊过，学生
说，普通高中学生学习成绩好了，
对考大学有帮助，而他们学习，不
过就是为了毕业后进工厂。没有
可预期的学习收获，也就没动力学
习。

孙莉最头疼的是上课面对一
批初中、高中没好好学习的学生。
她发现有的新生连 26个字母、48
个音标都从来没有掌握全过。“大
学课堂就像小学似的，像教汉语拼
音一样教学生。”在多位龙职院学
生的记忆中，英语课学习的是没有
超过高中教学范畴的四种时态，考
试补空缺字母的单词不超过四个
字母。语文课结业考试要求写一
张初中乃至小学生都可以完成的
便条。

“职业教育处于教育体系中间
一部分，其前端的教育质量并不由
职业教育本身决定。”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
长和震说，高职生源大多来自普通
高中毕业生，部分来自中职毕业
生。中职生源来自九年义务教育，
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由
基础教育决定。“应该去问基础教
育怎样输送更高质量、更均衡的生
源。”

龙职院的一位资深老师说，高
中那么多影响高考“生死攸关”的
课都不学，到这里就能爱学习了？

“所以我们只能降低教学、考试的
难度，简单的会就行了。不让这些
学生毕业，教育主管部门又不允
许，这就是矛盾。”

职教的生源并非没有高光时
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成
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曾经也是中
职教育的生源。在统招统配模式
下，这些学生能得到比现在大学生
还要好的就业安排。但在 2000年
高校扩招之后，职业教育的地位大
不如前。龙职院的前身之一是黑
龙江机械制造学校，在历史上，这
家中职院校曾为东北的重工业培
养出大量机械制造人才。龙职院

“东北小清华”的美誉正来源于此。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

继续教育研究所所长孙诚分析说，
关于学生的分流，未来应该更人性
化些。依据分数分流只是现有政
策制定视野内更简单的管理方式，
未来该有替代的方式。像一些发
达国家，在一些基本考试分数的基
础上，学生和学校可以双向选择，
不只是根据分数被动选择，否则会
对学生自信心造成很大打击。

刘洋当年高考填志愿时，父母
被龙职院的“校企合作”、就业有保
障及半军事化管理的宣传文案所
吸引，因此报了该校，并选了物流
管理这一看起来很有前景的专
业。从大二起，刘洋开始上更多专
业课。他原本的设想是，作为专科
学校学生，通过三年学习成长为物
流管理的专业人才，头脑中能绘制
出整个物流系统组成及运转的清
晰图景，但他的想法落空了。如果
现在问他什么是物流，他的回答就
是送快递。

授课老师来自校内和校外企
业，为的是打通校企间壁垒，帮学
生建立生产一线的视野。刘洋记
得，一门关于仓储的专业课，请来
的是某公司物流部门的负责人。
课上，老师抑或大谈企业文化，或
畅聊自身贡献，让他感觉不到有什
么可以摄取的专业知识。对课本
内容，则照本宣科，“哪种货物放在

哪种舱，打包流程是怎样的，这都
是很表面、可以猜到的知识。”

在校学习时，他感受不到物流
行业的技术含量。学校有一个占
地100多平方米的模拟物流仓储仓
库。三年里，他和同学也就用到三
四次，在里面尝试开一下叉车，往
传输带上放模拟货物的盒子，用扎
带试着封箱。大二“双11”前后，他
和同学去顺丰送了半个月快递，作
为其前两年仅有的现场实习。

龙职院 2017年起开展了为企
业“订单式”培养人才的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专业现代学徒制班。该
校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周延昌 2020
年在对此项目的一篇总结中提到：
学校教师理论比较强，但是实操能
力较一线师傅有所欠缺；而企业师
傅一线操作经验丰富，但是语言表
达能力欠佳。理论和实操都强的
教师数量偏少，无法形成规模。

孙诚说，中国职业教育的一大
特点是，这里既汇集了中高考分流
的学生，也有着被本科院校、普通
高中拦在门外的老师。师生双方
都带着一种不情愿的情绪来到职
业院校。而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极
少有对于职教教师的专门培养，本
科院校和职业院校对于老师技能
和素养的要求是不同的。在龙职
院，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是在普通高
校读完本科或研究生后直接到学
校工作，不了解产业的实际情况，
也没有实操经验。

王晓典说，实际上，要培养一
位没有实操经验的教师掌握一线
技能，要远远比教会一名企业人员
如何教学的成本更高。此外，在职
业院校，专业随产业而动也会有滞
后性。

职业院校还有着相当比例的
编制外工作人员，不享受财政拨
款，而本科院校教师编制足够，就
不存在这一问题。2014年，中国高
等本科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
事业费支出 18576元，是高职高专
学校约1.89 倍；生均公共财政预算
内公用部分教育经费支出为 8932
元，是高职高专学校的约 2.05倍。
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教师的
晋升通道也有差别。在黑龙江，职
业院校教师评高级职称的比例
26%左右，本科院校这一比例为
50%左右，这些因素都造成职业院
校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流水线式的实习
亟待升级的职业教育
龙职院实行的是“2+1”的培养

模式，即第三学年学生进入企业顶
岗实习。张立记得，大二下学期结
束后，各家来招聘的企业先将招聘
信息发给辅导员，辅导员再将信息
发给学生。当年，供张立所在专业
选择的企业有二三十家。他挑选
了杭州一家制造新能源汽车散热
部件企业。看上去不错，工资也挺
高。等到实习，他才发现“上当受
骗”了，这就是一个电子厂，他每天
的任务是给电磁阀的线圈焊接电
路板。

在工厂里，每天的工作从早上
8点开始，到晚上 8点结束，中午和
晚上各有40分钟吃饭时间，上下午
各有10分钟休息，其余时间都要不
间断工作。每天他要焊接 1500个
电路板，平均下来二十多秒完成一
个。焊完后，他要自己检查一遍。
如果发现产品不合格，就要挑出
来，贴上不良品标签，避免产品往
下流转。

生产一线的要求都很严格。
张立参与的项目有三条生产线，一
条生产线十来个人，每条生产线配
有一个班组长。每焊接完五六十
个电路板，他就要拿给下一环节的
同事检查。这一检查环节会更细
致，如果发现批量不良品，班组长
就会立刻叫停生产线，倒查哪一个
环节出了问题，先看能否对产品补
救，之后会张贴通报批评。第二天
晨会，班组长还会严厉地提及此
事。如果批量不良品在终端被查

出，月底还会扣绩效工资。每个周
末都要加班，工作时长和平时一
样。

虽然这家企业的实习报酬还
可以，算上加班费，张立每个月都
能拿到六七千元。但这样的工作
还是令他感觉枯燥，学校学的东西
也几乎用不到。最开始，他每焊接
完一个电路板会检查十几秒，大约
一个月后，他已经练就了用耳朵辨
别焊接好坏的能力。“如果焊接过
程中，声音不是那么平顺，有刺耳
的声音，就可能焊坏了。”

张立和汽车配件企业签订的
实习合同为一年，实习完可以留在
那里工作。“工厂也缺人，怕我们
走，但留在那里就是廉价劳动
力”。但在按学校的规定实习满半
年后，张立和同学们就相继离开了
那家企业。

在杜连森代课的那个班级，班
上 29名学生毕业后在工厂一线工
作的只有5个人，占比20%，其余同
学加入了餐饮服务、快递外卖、中
介、汽车销售等行业。全年级工程
类毕业生两三百人，毕业后在工厂
工作也大抵是这一比例。

多位龙职院老师说，国家对于
高职人才培养的定位是一线的技
术工人，像设计、研发等更需要脑
力和智识的岗位都需要本科及以
上学历。而职业院校学生不愿再
从事制造业，也引发着制造业空心
化的讨论。

杜连森认为，从长远来看，国
家产业链要逐步向高端转移，这样
一部分工人就可以从事部分高技
能工作岗位，使他们有盼头，能在
制造业扎下根来。但即便产业升
级，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短时
间内全部过渡到高端制造业也不
大可能。未来还会有部分低技能
的岗位，国家要有一些保护措施，
做好对这部分人群收入的保障。
与此同时另一个趋势是，随着机器
换人，部分劳动力会从制造业外溢
到服务业领域，从长远来看，这一
趋势不可避免，致力于制造业的人
会越来越少。总的来说，就当下职
业教育的现状而言，产业升级也会
倒逼职教领域的教育改革。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久
负盛名。王晓典去年到德国考察，
他发现，与中国的职业教育是由教
育部门主导不同，在德国的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中，行业协会发挥着重
要的桥梁作用。行业协会制定职
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分发给企
业和学校。企业和学校再分别定
具体培养计划。学生在培养全周
期，每周会有一定时间在学校学
习，剩下的时间到企业实习。毕业
时，教育部门会组织学生的结业考
试，同时学生还要参加行业协会的
考试，拿到从业技能的合格证。在
人才供给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
小企业主对实习的学徒都很好，给
其丰厚的待遇，会尽心教授其技
能，为的是将人才留下来。在德国
和日本，还有着工匠精神的传承。
在中国，想要焕发起企业培养人才
的积极性，应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

和震认为，要提升中国职业教
育的质量，除了提高职教的内部质
量，还要拓宽、修通一线劳动者职
业上升通道。“中国的高技能人才
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这
说明很多蓝领工人无法上升到高
技能的技术等级，没有被社会认
可。”发达国家蓝领、白领工资差距
基本上都很小，而国内管理层和一
线劳动力比起来，工资相差太大。

杜连森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当
产业工人阶层地位较高时，职业教
育就会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选择，
能留住社会的优势阶层，反之会成
为社会弱势阶层的无奈选择。职
业教育应超越“生存教育”的逻辑，
走向“发展教育”，促进社会弱势阶
层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张立、刘洋、李妍、孙莉为化
名）


